我是台灣大學工商管理系學士，英國愛丁堡大學比較文學碩士，目前擔任台灣大學黃俊傑教授的助理。
我改讀文學是出於個人興趣，而且不太認同商學院學生的思維模式以及社會價值。我在英國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學到很嚴格的研究方法。碩士論文是用當代西洋文學理論，加上傳統中國理論，分析「詩經」的抒情特徵，並與英美詩歌做比較。然而，回台灣擔任助理之後，因為系統地學習和閱讀，我變得更重視文化的歷史脈絡與哲學基礎。我也認為，現代學者大多接受西洋的研究假設和方法，很少發展出適合東亞文化的理論，就這方面來說，「東亞」做為一個「文化」區域而不只是「地理」區域，就具有檢驗西方文化理論的意義。
我目前最想研究的是日本、中國以及西方的「時間」觀念的比較。「時間」是一個牽涉很廣的題目，不同的文化與宗教傳統，會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自然循環與人事現象，並且用獨特的方式記錄下來。因此，研究「時間」，也就是研究一個文化對於過去的記憶、未來的期待，以及用各種符號（特別是文字）記錄下這種記憶與期待的方式。由此看來，研究「時間」雖然是很接近歷史哲學的題目，但和藝術、美學、語言等關係也一樣重要。西方在這方面的研究不少，不過在東亞，特別是中國學界，類似的問題似乎還有待系統性的論述。因此，以西方的研究成果為參考，深入討論中國與日本的「時間」觀，應該是一個很恰當的主題。最重要的是，日本文化長期受到中國影響，但又融合了本土的宗教信仰、政治傳統、審美傾向等等元素，其「時間」觀念和必定和中國有所不同；在東亞文化圈內比較不同成員的「時間」觀，是未來大規模比較研究的基礎。
關西大學的「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」，提供了理想的教學陣容與圖書資源，讓我可以深入檢視「東亞」的歷史、文化、政治、經濟等等意義，這在全球權力板塊移動的二十一世紀，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學術工作。我精通漢語、台語、英語（由英國劍橋大學授予最高級的證明），法語有進階水準，德語有中級水準，也接觸過古希臘文，至於日文更是全力學習，每日參加三小時的密集課程。這些語言知識，想必對將來的研究很有幫助。

若有機會入學，首要目標當然是寫好論文。此外就是全面地掌握日語，因為對於東亞、中國或台灣研究而言，日語都是很重要的工具。如果時間許可，我更希望認識日本的「中國學」以及「西洋學」研究傳統，以了解在面對東亞大國以及西方的強勢文化時，日本根據其獨特的歷史背景，發展出哪些研究方法以及問題意識。

